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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新科学》与人文主义思想 

赵立坤，杨　静

（湘潭大学 历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００５）

［摘　要］维柯是１８世纪意大利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其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思想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维柯《新科学》中的民政世界、诗性智慧和天神意旨这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维柯与西

方人文主义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的人文主义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开创了人文主义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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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柯（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ＢａｔｔｉｓｔａＶｉｃｏ，１６６８－１７４４年），
意大利启蒙时代的哲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和法

学家，在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其主要著作有《新科学》《普遍法》《论我们时

代的研究方法》及《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新科学》一共有３版，第３版为定本，于１７４４年出
版，全名为《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

在《新科学》中，维柯介绍了新科学的要素、原则和

方法，然后论述了新科学的万能钥匙———诗性智

慧。通过诗性智慧，维柯提出了一种新的不同于笛

卡尔理性主义的知识模式———想象性的（ｉｍａｎｇｉｎａ
ｔｉｖｅ）理解。基于这个想象性的理解的认知模式，维

柯在新科学中描绘了三个世界，即神的世界、自然

世界和民政世界，其侧重点则为诸异教民族的民政

世界。维柯试图通过《新科学》中对诸异教民族的

历史过程和复归（演）过程及诗性智慧论述和分析，

从而建立一门新的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一

种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这正是维柯人文主义

思想的核心体现。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认

为人文主义传统的内涵为“拒绝接受决定论或简化

论关于人的观点，坚持认为人虽然并不享有完全的

自由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掌握着选择的自由。”［１］２９８

可以说，维柯是１８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
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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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坤，杨　静：维柯《新科学》与人文主义思想

　　一　《新科学》的民政世界与人的主体地位

为了将民族世界和自然世界作对比，维柯便用

民政世界（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ｗｏｒｌｄ）来称呼民族世界。《新科
学》主要涉及的是异教（ｇｅｎｔｉｌｅ）民族，因而民政世
界指的是异教民族的世界。维柯认为人在自然界

中原本是兽，而在各民族的世界里他们才变成了

人，因此，维柯又将民族世界称为人类世界。在《新

科学》的民政世界里，“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

只是罗马人或希腊人在法律和事迹方面在特定时

期的特殊历史，而是（由于在杂多的发展形态中在

可理解的实质上仍然现出一致性）由一种展现出一

些永恒规律的理想性的历史，这些永恒规律是由一

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中的事

迹所例证出来的”。［２］６１２可见，世界历史文化是人创

造的，人是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

维柯根据民族的诞生和发展历程，参照埃及人

划分历史时代的方法，将民政世界的历史，以及在

人类心智上的表现以三段论的模式描绘出来：即神

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这三个先后衔接的

时代。神的时代实际上是人类的童年时代，这个时

代的原始人因对自然界的无知而对一些自然引起

的巨大事变产生出恐惧和惊惶时，抬头仰望到了天

空，“于是他们把天空想象为一种像自己一样有生

气的巨大躯体，把爆发雷电的天空叫做约夫（Ｊｏｖｅ，
天帝），即所谓头等部落的第一个天神”，［３］１８９从而

产生了宗教崇拜。英雄时代开始于神的时代后期，

原始先民中的强者征服弱者后，父主们建立各自的

政权，开始了贵族政治。到了人的时代时，最终由

平民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了君主政体或民众政

体。而这三个时代有三种不同的自然本性，分别为

诗性的或创造性的自然本性，它是神性的；英雄时

代的，他们相信自己来源于天神；人的自然本性，它

是理智的。由这三种本性产生出三种习俗，分别为

带有宗教色彩的、暴躁且拘泥细节的和有责任感

的。根据这三种习俗又产生出了三种自然法：第一

种自然法为神的，由于那时的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

神或者神创造出来的，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一切规

章制度都依存于神；第二种为英雄的，它是凭强力

的，同时又受到宗教限制；第三种为人道的法，它由

充分发达的人的理智来进行判决的。由这三种法

创建出三种民事政权或政体：神的政府、英雄的或

贵族专政的政府和人道的政府。此外，为了便于人

类交流这三种制度和便于辩护，分别形成了三种语

言和三种法学。三种语言分别为神的英雄语言、英

雄们的徽纹和发音的语言。三种法学或（法的）智

慧分别为神的智慧、英雄的法学和人道的法学。而

法律则又有三种权威、三种理性和三种裁判相佐。

三种权威分别为神的、英雄的和人的。神的不需要

辩护理由，英雄的根据法律的正式条文，而人则依

据实践经验和理智智慧。三种理性分别为神的理

性，国家政权的理性和自然理性。三种裁判则分别

为神的裁判、常规裁判和人道的裁判。可见，这些

划分都是依据三个时代的特征来划分的，并且相互

联系。

对于这三个时代，维柯认为最后一个时代即人

的时代虽然是民族发展的顶峰，但同时又走向衰落

和解体。由于个人主义的逐渐滋长，此时的人追求

淫逸生活，成为毫无约束的情欲的奴隶，变得铺张

浪费、贪婪、妒忌、骄横、说谎和爱慕虚荣等。这种

无节制的自由导致了无政府状态，而这种普遍的混

乱会导致君主专制，或者使其被更优秀的民族所征

服，甚至使得文明重新被野蛮所取代。这样便造成

了第一个周期的结束，自此之后又开始了新的历

史循环，进入了神的时代。这便是维柯所说的复归

（演）历程（ｒｅｃｏｕｒｓｅ）。在这复归（演）历程中，历史
依同样的次序即三个时代的先后次序再经历同样

的各阶段。在维柯的民政世界里，无论在诸异教民

族的历史进程还是其复归（演）历程中，人都是实践

活动的主体，是人凭借诗性智慧创造了历史及

文化。

　　二　《新科学》的诗性智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

诗性智慧（ｐｏｅｔｉｃｗｉｓｄｏｍ）是《新科学》的核心
思想。希腊原文Ｐｏｅｓｉｓ（诗）的意义就是创造，因此
“诗人”就是制作者或创造者。诗性智慧，是诗人或

人类制度创造者的智慧，也就是创造性智慧。诗性

智慧不同于玄奥智慧，它是凡俗智慧。这些“诗人

们”是诸异教民族的原始人，他们的创造不同于上

帝的创造，因为后者是凭其纯粹的智力认识事物并

且创造事物；而诗人们虽然强壮而无知，但最终能

够凭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以惊人的崇高气派创造

事物。正是诗人们的这种强大的凭想象力的创造

方式，使得诗性智慧成为新科学的万能钥匙。《新

科学》第二卷专门论述了诗性智慧，它包括诗性玄

学、诗性逻辑、诗性伦理、诗性经济、诗性政治、诗性

历史、诗性物理、诗性天文、诗性时历和诗性地理。

通过诗性玄学想象出了各种神；通过诗性逻辑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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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种语言和文字；通过诗性伦理创造出了英雄；

通过诗性经济创建出了家族；通过诗性政治，诞生

了各种政体和与之相关的国家、公民及法律；通过

诗性物理确定了各种事物的起源全是神性的，同时

使人在某种意义上创造出了人们自己；通过诗性宇

宙创造了神的世界；通过诗性天文，人们把诸行星

和群星从地面移升到天上；通过诗性时历，确定了

世界史各种起源的时历准则；通过诗性地理，扩大

了人的地理观念。维柯诗性智慧的各门技艺和各

门科学产生于同一个根源———想象出的粗糙的玄

学，即一种诗性的玄学或创造性的玄学。这种凡俗

智慧或创造性的诗性智慧为一切科学和哲学提供

了根源和前提，它是人类在历史文化创造过程中发

挥主观能动作用的体现。因此，诗性智慧的创造过

程是诗人们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其记忆力

和丰富的想象力来进行历史文化创造的过程。

《新科学》“发现真正的荷马”，是诗性智慧的

一个例证，它是对诗性智慧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

维柯认为荷马史诗里所包含的神话故事是符合当

时历史特性的。维柯肯定了荷马在英雄史诗方面

的无比才能，如亚里士多德所称赞的诗性的谎言和

贺拉斯所称赞的擅长于创造英雄任务性格。此外，

荷马粗俗野蛮的比喻、充满崇高热情的语句及运用

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富于表现力的堂皇典丽

的风格都是其才能的表现。对于斯卡里格在他的

《诗学》里发现的荷马的全部比喻都是从野兽和野

蛮事物中取出来的，维柯认为这恰好表现了原始诗

性本性，使《荷马史诗》更加真实。因此，他认为荷

马是异教世界的最早的历史家，他的两部史诗应作

为希腊部落自然法的两大宝库。维柯认为“神话故

事在起源时都是些真实而严肃的叙述，因此 ｍｙｔｈｏｓ
（神话故事）的定义就是‘真实的叙述’”，［２］４６６因为

野蛮人虽然缺乏反思能力，但“不会虚构杜撰，因

此，他们的作品自然真实、开朗、忠实，宽宏”。［２］４６８

他还认为最初的历史必然是诗性的历史，而诗人便

是最初的历史家。因此，《荷马史诗》以及许多类似

的神话故事，并不是幼稚的幻想，而是诸异教民族

原始时期的诗性智慧的结晶，它们反映了人在历史

文化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维柯认为荷马

并不是具体的一个人，“他的盲目和他的贫穷，都是

一般说书人或唱诗人的特征。他们都盲目，所以都

叫做荷马（ｈｏｍｅｒｏｓ）。他们有特别持久的记忆
力”。［２］４８５－４８６因此，荷马就是神话故事的精华———

诗性人物性格。诗性人物性格是按当时全民族的

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这便是当时神话故事的创作

人充分发挥其想象力的成果。维柯十分欣赏荷马

史诗中的诗性智慧，认为“荷马所写的英雄们在心

情轻浮上像儿童，在想象力强烈上像妇女，在烈火

般的愤怒上像莽撞的青年。”［２］４７２－４７３发现真正的荷

马即发现真正的历史，《新科学》中的神话故事和荷

马史诗中的诗性智慧都是人充分运用想象力的结

果，而人正是依据这种诗性智慧创造了历史。

　　三　《新科学》的天神意旨与人神关系

维柯认为是人凭诗性智慧创造了历史，而其认

识和创造的假定前提是天神意旨（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维
柯的天神意旨不同于基督教的那种神意概念。在

基督教神学中，神意指的是上帝对于他所爱的人

类世界的圣知和圣治，而维柯的天神意旨是因原始

人的无知而对自然界力量的恐惧通过想象创造出

来的异教神的意旨。天神意旨在整个人类世界的

发展历程及复归（演）历程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原始人从雷鸣闪电中得到信仰创造出了天神，并且

畏惧和敬仰神。由于宗教的节制，人们创建了正式

的婚姻制，进而创建了家族，进行家族统治。在天

神意旨的安排下，父主们实行独裁的一些确定的家

族政体，而这些父主们具有英雄品德，即虔敬和审

慎。等这些氏族父主们强大后，滥用法律进行残暴

的统治，违背了天意。因而天意也就使平民起来反

抗贵族，使原来被贵族独占的占卜权推广到平民，

使贵族失去了统治的依附，从而产生了民众政体。

但后来民众政体腐化，进入到无政府状态下的完全

暴政或自由人民的毫无约束的自由。面对这种情

况，天神意旨有三种解决方法：一是天意安排这些

民族中出现强有力的可以进行独裁统治的君主；二

是天意安排世界上其他强大的民族来实现君主独

裁统治；三是天意使他们进行顽固的派系斗争和拼

命内战，从而进入长期的野蛮生活，结果有些人兽

化了，有些人回到原始人世界的那种朴素生活，变

得信宗教、真诚和忠实了。从此，在天神意旨的安

排下，民政世界开始了新的复归（演）历程。在这个

历史进程中，“神与人在历史中的关系，就如同设计

人与制作者的关系一样”。［４］天神意旨是人类社会

各种制度的设计者，由它来安排制度方面的秩序，

而人就按照天神意旨的安排来创造和实践。然而，

维柯认为造成这种历史结果的“是心智而不是命

运，因为他们这样做是经过选择的”。［２］６２４因此，维

柯并不是一个决定论或简化论者，正如伯林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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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柯不是一个首尾一贯的决定论者，他相信天

意，天意决定我们的生活，但天意也赋予我们自由

意志，虽然自由意志控制不了我们行为的结果（那

还是全然由天意决定的）。”［５］维柯的“天神意旨”

中的人神关系不是绝对的，人具有天意赋予的选择

的自由，但最终的结果还是由天意决定。维柯的这

种天意决定是其强调对宗教虔敬的表现，因为“各

世界民族在原始社会都靠宗教的需要和利益才建

立起来而且维持下去，宗教是一切典章制度的起

源”。［６］而保持这种对宗教的虔敬之心才能对人的

无限欲望和道德进行节制，这种虔敬自原始直到现

代维持社会的稳定都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维柯的“天神意旨”认为人与天意相互作用，尤

其强调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及其认识和创造能

力。“维柯虽笃信宗教，但他不是有神论者，他的

《新科学》毕竟是一部‘人学’而非‘神学’，不是神

创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他在费

尔巴哈之前就已看出神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７］

因此，《新科学》体现的是人类自身不断发展的历史

进程，虽然它由天意安排，但最终是人创造了自己

的历史。天神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因此，“天神意

旨”“是一种假定的前提，是一条信仰”，［３］３３－３４是一

种人要试图拥有神的能力的信仰。由于“在天神身

上，认识和创造就同是一回事”，［３］１７０“天神意旨”便

成了人类认识和创造的前提。对于人的认识和创

造能力，维柯提出了“认识真理凭创造”的真理观，

他指出“‘真理’与‘创造’是交互相应的（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
ｎｔｕｒ），或者用经院派的俗语来说，他们是相互转化
的（ｃｏｎｖｅｒｔｕｎｔｕｒ）”。［８］９－１０“真理就是创造本身，因
而第一真理就在上帝那里，因为上帝是第一创造

者”，［８］１１而“正如在知晓事物的同时安置和产生事

物一样，人在认知事物的同时创造了它们。”［８］１２因

此，在维柯看来，人类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真理，但

是由于上帝是人对自然的恐惧而创造出来的，因而

人也能获得上帝创造第一真理的能力。这正是维

柯的一种看待人和宇宙的人文主义模式。

　　四　维柯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维柯的人文主义继承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的人文主义传统，吸收了１７世纪科学革命中的培
根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思想成果，进而创

造出其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维柯开启了人文主

义的新起点，因而成为１８世纪欧洲人文主义的杰
出代表。维柯的人文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但

其又超过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范围，成为浪漫主

义的先驱，对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维柯的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有着非常密

切的联系，继承和发展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开创

了人文主义的新局面。

第一，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比意大利文艺复兴

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加丰富。阿伦布洛克曾指出“文

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

主义的，它既不是一种信条，也不是一种哲学信条

……它所代表的的思想，它对人的经验的价值和中

心地位———用今天流行的拉丁文原文来说，即人的

尊严———的坚持，力量是太大了”。［１］６７维柯的人文

主义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那种强调人

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是自己的主

人且人凭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优越的境界并塑造

自己的生活，这极大地捍卫了人的尊严且有利于人

的价值的开掘。但是，他在强调人作用的同时还强

调宗教对人的制约作用。他认为宗教信仰对人的

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人应该对宗教具有虔敬之心

以约束人类在道德方面的恣意妄为，从而维护国家

和社会的稳定。

第二，维柯提高了人文学科的地位，是指出人

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分歧的第一人。维柯第一

次揭示了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科学领域之间的巨

大差别，这极大地促进了人文科学的发展。从古希

腊学者一直到１７世纪欧洲的笛卡尔们，都有一个
共同点，即将传统和感觉排斥在真理之外，因为它

们所提供的只是带有偶然性的东西或事件。在笛

卡尔看来，感性知觉是一种消极功能，认为“物体不

是通过感官或者想象力的功能被领会，而是通过理

智本身”，［９］进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真理观。

而维柯对笛卡尔的这种理性主义的真理观进行了

反思，提出了“认识真理凭创造”的真理观。根据维

柯的真理观，民族世界（民政世界），即人类制度的

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这种世界的

原理或原因“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

化中就可找到”。［３］１５９因此，人能够在历史、语言等

人文学科中认识和发现真理。与笛卡尔相反，维柯

十分重视人的想象力，尤其是凭想象力创造出来的

诗性智慧。他主张的是一种新的知识模式，即想象

性的理解、解释，而不是笛卡尔理性主义强调的那

种逻辑的推理。但是，维柯的人文主义并不反对自

然科学，而是强调对人文科学的重视，“恰如笛卡儿

给予厚爱的形而上学、神学、物理学等科学一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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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被笛卡儿鄙视的那些知识分支恢复了原貌：这些

分支是历史、自然观察、人类和社会的经验知识、修

辞和诗”。［１０］这样，在笛卡尔时代一直遭到忽视和

鄙视的人文科学在维柯这里开始昂首挺胸，继续其

在文化史中的步伐。

第三，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德国浪漫主义运

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柯采用 “内部的”、共鸣

的视野，以想象、理解、直觉、同情、移情等方式理

解远古历史，他的这一理解方式被德国历史主义发

展起来，从而形成理解、同情的洞察力、直觉的同

情、历史的移情等方式。而维柯在《新科学》中通过

运用这些想象、理解等方式，指出传说是一个民族

的神话故事，诗歌是一个民族的真实历史，这对赫

尔德理解认识神话、诗歌等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赫

尔德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维

柯主张认知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文化在价值上的多

样性。他认为认识事物，不能像笛卡尔理性主义那

样强调人的单一的凭理性去认识事物的认知方式，

以及重视自然科学而贬低想象力的创造方式，而是

理性的逻辑推理与感性的想象相结合。同时，维柯

认为“每一种文化及其在每个阶段的价值，既是心

理上的存在，又是客观事实，不管在不同文化之间

还是同一种文化内部，它们都是不能比较和度量

的。”［１１］维柯的这种思想被英国史学家伯林称为多

元文化思想，他的这种多元文化思想对赫尔德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赫尔德继承并发展了维柯的这种

多元文化思想，他“承认文化和价值具有潜在的无

限多样性，它们有着同样终极的价值，没有相互衡

量的共同标准。”［１２］

维柯生活在以笛卡尔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

启蒙时代，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但生活在人文主

义气息浓厚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维柯继承了意大

利人文主义传统，对１７世纪盛行的以笛卡儿为代
表的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从而提出了诗性智慧。

维柯的诗性智慧强调想象和诗意，是对诗性文化的

赞扬。维柯强调人类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主体作

用，呼吁对诗性文化的重视，因为以荷马史诗中丰

富的想象力为代表的这种诗性文化正是维柯所处

的启蒙时代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所忽

视的。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丰富了启蒙时代的思

想，同时提高了人文学科的地位。维柯的人文主义

思想认为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且人在文化创造的

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实

际上从人与自然的最早的实践性关系开始，这与马

克思的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及在实践活动中能发

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观点，大有异曲同工之处。维柯

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对宗教的虔敬是对理性主义泛

滥的预见，强调人在道德和价值方面的创造性。维

柯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其所处的启蒙时代注入了新

的思想源泉，为世界近现代思想和文化作出了卓越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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